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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篱

/

小小说

最佳方案

红星化工厂的锅炉爆炸事件

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比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更让

记者们关心的， 是到目前为止还

无法准确弄清的被掩埋在废墟下

的人数———因为企业老板潜逃

了，而工人又多是外地农民工。

而最让记者们感兴趣揪住不

放的，是事故发生至今，省、市领

导都赶到现场了， 县委书记兼县

长储奉投却一直没有露面。 据说

是出国考察了。

当救援工作进行到第四天下

午时， 果然又在废墟下发现了一

个幸存者。

这个消息迅疾上报到了救援

指挥部。

几乎就在同时，“书记已经回

国”和“老板已被抓获”这两个消

息也传到了指挥部。

很快， 又从指挥部传出两个

重要消息： 一个是书记要在回去

的第一时间赶到救援现场， 直接

指挥救援工作；另一个是，据化工

厂老板交代，事故当天共有

48

名

职工在岗，也就是说，除了

32

个

死亡的和

15

个获救的，只剩最后

一人了。

因为书记即将来到救援现

场， 所以有关最后一名职工的救

援工作，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记

者们又蜂拥而至，长枪短炮，严阵

以待。

现场指挥部总负责郝作秀这

几天被搞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

他接到储奉投预计一个多小时能

赶到现场的电话后，眉头一皱，计

上心来， 立即把负责现场技术指

挥的消防大队指导员勤志尚叫到

跟前， 别有用心地问：“救出这名

被困者，最快得多长时间？ ”

勤志尚胸有成竹地说：“从综

合分析现场情况看， 有两个救援

方案：第一个方案需要半个小时，

但比较冒险， 我们担心切割大梁

时引起的震动和塌方， 会造成被

埋者因窒息死亡； 第二个方案需

要一个半小时，虽然比较安全，但

由于被埋者身体极度虚弱， 大腿

又在流血 ， 我们担心时间不等

人。 ”

“用第二个方案。 ”郝作秀果

断地下达命令。

“那我们的救援就没有实际

意义了。”勤志尚表明着自己的看

法。

“你说错了，意义非常重大。”

郝作秀振振有词，“既然第一个方

案太冒险， 那我们就不能明知故

犯，授人以柄，让记者说我们是由

于制订方案不科学、 不严谨造成

了不该发生的悲剧。 我们的工作

已经很被动了， 县政府的形象已

经被那些记者抨击得体无完肤、

一无是处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正面报道。所以说，第二个方案是

最佳方案。 ”

当勤志尚指挥几十名消防战

士把最后一名员工从废墟下挖出

时，书记储奉投正好赶到现场。

储书记双眉紧蹙，表情凝重，

大步流星地走到抬着担架的战士

身边时，“咔嚓”、“咔嚓”的拍照声

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

第二天，省、市、县三级新闻

媒体上， 均出现了储奉投到事故

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的正面报道。

当日

10

时，郝作秀和勤志尚

刚来到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

口，院长就迎了过来，告诉他们，

昨天送来的那个员工因抢救无效

死亡。 “要是早送来半个小时，他

也许还有救。 ” 院长不无惋惜地

说。

勤志尚听了这话， 忿忿地看

了郝作秀一眼， 并冷冷地甩出一

句话：“这样的救援，有意义吗？ ”

郝作秀当然能够听出勤志尚

话中饱含指责的成分， 他不以为

然地抖开手中刊登有储奉投风风

火火走在担架旁的巨幅照片的报

纸，意味深长地说：“至少，我们为

储书记赶到现场提供了时间，为

我县挽回了影响。所以说，意义重

大，非一般人能够理解。 ”

勤志尚一下子醍醐灌顶：原

来，采用第二个方案是为了“丢卒

保帅”。

不远处的走廊里， 传来了一

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儿

啊，你四天都熬过了，为啥不再多

等一会儿哩……”

□

刘万勤

/

经典叙事

盲 牛

回忆起我家喂养的那头盲牛， 虽已过去几

十个年头了， 但它对我的印象并未随着漫长岁

月的洗刷而淡化， 至今仍记忆犹新， 清晰可

见。

打我记事时起， 它就拴在我家南院的楝树

上， 据说是从邻村姓张的一家买来的。 它毛色

金黄金黄， 通明透亮， 浑身就像披着金光闪闪

的黄缎子。 头上长的两只角， 分明是用锯锯掉

了半截儿， 就好像长在头顶上的两根小木桩。

一般锯掉角的， 多是因为它牴人， 可它很温

顺， 很听话， 不知原来的主人为什么要多此一

举。 大伯给我说， 这牛双瞎， 不用怕它。 它竟

然是瞪眼瞎？ 我好奇心强， 就仔细端详它的两

只眼， 只见两眼当中， 有两个淡黄色的花花

儿 ， 我用手在它眼前晃晃， 它眼睛一眨也不

眨， 一动也不动， 我就相信大伯的话是千真万

确的。 所以， 我对它一点也不惧怕。 每到天快

黑时， 大伯就支使我去牵牛上槽。 我总是一路

小跑地推门进南院， 向卧在地上眯逢眼睛的它

轻轻唤上一声： 起来！ 它马上睁大眼睛， 四条

腿一用劲， 呼地就站了起来。 我解开缰绳， 走

在前面， 它在后面蹶嗒蹶嗒地跟着。 进家门

时， 门槛很高， 它前腿不防腾地绊一下， 立马

就高抬腿走了进来。 牵它上槽， 几乎是我每天

的功课， 也是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 慢慢的，

我心里老是系着盲牛， 它就像卧在我的心窝

里， 就像蹶嗒蹶嗒走在我的眼前。

盲牛吃的是铡碎的玉米秆和麦秸。 它大嘴

小嘴地吃， 就像从不挑食的孩子， 低着头， 一

口口吃得很香甜。 到剩个槽底儿的时候， 大伯

用瓢泼上水， 捧几捧料一撒， 用拌草棍一拌，

它过年似的吃得更香甜。 我最爱看它吃草， 奇

怪的是， 这些人根本不吃的东西， 它居然大嘴

大嘴地吃， 而且吃了身上还会长出能拉动大车

的力。 我看着看着， 就蹦起来摸它的角， 很硬

很硬， 但它一点不恼怒， 可能知道我是跟它玩

的， 就随你的便摸吧。

它吃得多屙得多， 喝得多尿得多， 圈里每

天傍晚都要垫上土和沫糟。 大伯背起箩头去外

面扫沫糟时， 我总是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 大

伯扫一堆树叶碎草什么的， 我就用手一捧一捧

往筐里捧。 心想， 把这些垫到圈里， 牛就不睡

屎窝尿窝了。 尤其是冬天， 牛睡在尿窝里， 溻

得很， 我想起自己尿了床睡在尿窝里， 冰凉冰

凉的， 可难捱了。 所以大伯一说去扫沫糟， 我

没有不去的。

那时吃面靠石磨磨 ， 拉磨当然是盲牛的

事。 一说要磨面， 我就牵着牛走在前头， 停在

磨房里等大娘背着套端着粮食走进来。 把牛套

好了， 我就撒腿野去了。 家里人多， 一次磨得

也多， 早早上磨， 到晌午头还磨不完。 大娘心

里着急时， 就会喊我过来， 拾个木棍儿在后边

赶牛。 木棍儿往它屁股上一下一下地敲， 它马

上像从天外来了力， 拉起磨呼呼地小跑起来。

一会儿， 它通身是汗， 一片一片的黄毛透出暗

黑色都抿在一起。 这时，我心里一震：要是自己

又饥又累，还要打自己的屁股拉着磨跑，不委屈

得嚎啕大哭才怪哩。我暗暗扔掉棍子，就在后边

握着拉磨杠使劲帮着推起来。不一会儿，我的身

上燥热， 头上的汗珠扑嗒扑嗒往下掉。 大娘看

我热成这个样子， 就叫我坐在外边歇歇 。 我

说 ， 我热牛也热， 我累牛也累， 牛也能歇歇

吗？ 大娘不吭声了， 我仍不停势地推着。

我最难忘也最感谢盲牛的一次是： 那年秋

天， 我的腿摔伤了， 要去三十多里外的杨葛档

贴膏药。 当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 大伯说， 咱

套车去。 我一听高兴得很， 出远门能坐上牛

车，就是很高档很奢侈的事了。 早早吃过午饭，

我坐在大伯套好的牛车上，一路向南，就咯当咯

当地出发了。 盲牛拉车走起来，呱嗒呱嗒的，仰

起头，目向前方，谁也看不出它是盲牛。 可它的

两只耳朵直是摇摆着， 时刻在捕捉着声音的信

息。 若听见“吁”的声音浓重时，它就立马站住；

若听见“吁”的声音长长地扬起时，它就向左拐；

若听见“搔”的声音，它就向右拐。它若走得偏左

了，鞭梢儿在它的脖子左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右

走得偏一点；它若走得偏右了，鞭梢儿在它的脖

子右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左走得偏一点。很有意

思的是，若要上桥了，它听见“上坡了”的提示，

立马就用力拉着往上上；到下桥的时候，它听见

“下坡了”的提示， 就屁股坐着车辕呱嗒呱嗒地

往下下。

到了杨葛档， 大伯把它卸下套， 拴在树上

歇息， 马上领我去看医生。 医生给我糊上膏药

后， 大伯说天不早了， 就急着往回赶。 它可能

四腿还在酸沉的时候， 就又把它套在了车上。

离家还有十来里路时， 已是星星满天秋虫唧唧

了。 一头盲牛， 就这样忍饥受累一声不响地拉

着我来回走了六七十里路， 怎不叫我心里隐隐

作痛， 叫我心里深深地感激呢！

卸了套， 牵它上槽时， 它的腿迈得很慢。

到家里， 我吃得是香喷喷的饭， 盲牛却吃得是

长长短短的草。

□

纪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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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百岩怀古

站在历史的山岗上

极目远望

穿过一千七百年的时光迷雾

几个人的身影渐渐清朗

山风拂过竹林

千百年不变的沙沙声响

仿佛脚步声

踏在百岩的青石路上

阳光穿过指缝

红色的山石印上了一个手掌

于是 延伸了千百年的画卷

多了一枚鲜红的印章

熟透的山果

馥郁了峰峦山岗

沉醉的百岩哟

又闻到了千百年前的酒香

□

李玉铭

/

诗篇

初春写意

一棵树

轻易避开高压线的阻拦

把容忍长向无限

在和平路

五只鸟巢隔树相望

不是临时开发

有血缘的连接

拔高的阳光

看出轰鸣的血脉

通向祖先的脐带

透过栅栏

卫生局院内

一树无辜的白玉兰

抛开目前的绿叶

无意地

照亮路人的眼睛

梅花早已开过

在这样的季节

只有你手提乳房

一袭长发温柔四起

抑扬顿挫

女红涂抹白色图腾

（本报资料照片）


